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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守道瞬间的错愕让萧原顿起疑心

梁纪锋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张之洞———晚清四大名
臣之一。曾被迫成为愤青，又
从愤青的道路上走向正途。在
他四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张
之洞的为官之道可圈可点:他
激进刚正，却审时度势，圆滑
机智；他铁腕执政，却左右逢
源，上下通融；他为官清正，却
公私兼顾，浑然天成……秉承
这种复杂、高深的为官之道，
张之洞在大清帝国摇摇欲坠
的动荡岁月，竟毫发无损，步
步为营，屡获升迁，最终呼风
唤雨，权倾天下，青史留名。他
是晚清当之无愧的官场达人！

[上期回顾]

张之洞用一道奏折成功
讨好了慈禧，不仅讨好了慈
禧，也讨好了醇亲王。至此，他
在朝廷中成功织就了一张关
系大网。

海岩金凌云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张之洞成功为东乡冤案翻案

[内容简介]

中都时报年轻的发行员祝
五一单纯莽撞，一次偶然的机
缘，他“劝降”了一个劫持人质
的歹徒。这只是一个误会，却
使他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
被聘为记者。在社会部主任萧
原的安排引导下，祝五一逐步
学会了在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
辨别真假。与此同时，他与女
人质沈红叶在相互伤害又互证
清白的过程中滋生了爱情；然
而，另一段感情也在隐秘萌发
……

[上期回顾]

祝五一和韩振东拿到了
力健公司的花名册和账本，交
给了萧原。警察得到线索后，
包围了力健公司。为了拖住打
算逃跑的杜总和郭经理，祝五
一和他们扭打了起来。沈红叶
为了救祝五一，被棍子打中头
部。

话说咸丰、同治年间，四川当地
政府规定的苛捐杂税极多，农民负

担极重。而在东乡，农民的负担更加
沉重，东乡知县孙定扬在当地政府
征税的基础上，又向每户农民追加
了五六百文。他中饱私囊，肥得流
油，农民朋友却被他榨干了，日子过
得苦不堪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
治元年五月，一个名叫袁廷蛟的农

民，率领七八百名东乡百姓齐聚县
府，要求孙定扬降低税收起征点。孙
定扬这厮非但没有安抚百姓情绪，
反而恶人先告状，他向上司绥定府
知府易荫芝谎报百姓聚众谋反，请
求易荫芝派兵镇压。

易荫芝没有听信他的一面之

词，而是马上派人到东乡核减税额，
这引起了孙定扬的极度不满，他竟
然黑白颠倒，向朝廷参劾易荫芝“坐
视民变而不发兵”。随后，他又跨级
向四川总督文格报告百姓谋反。文
格接到孙定扬的奏报后，不问青红
皂白，就批奏“各营痛加剿洗”。在他

的指令下，四川提督（武职外官，从
一品）李有恒率兵诛杀了四百余名
东乡百姓，其中有一半是老弱妇孺！

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惨
案，东乡百姓并没有被那帮畜生的
屠刀吓倒，幸免于难的袁廷蛟决定
代表受害百姓进京告状。然而，在那

个黑暗、腐朽的万恶社会，根本没地
方讲理，官官相护更是司空见惯。袁
廷蛟状没告成，反被刑部拘禁，随后
又被押解回川。

朝廷在拘禁袁廷蛟的同时，还
命令四川总督文格查办东乡惨案。
文格对东乡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他担心事情败露，头顶上的那顶
乌纱帽会保不住，于是欺上瞒下，谎
报案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监察
御史吴镇、李廷箫等人就联络了47
个朝廷官员上疏参劾文格。文格自

知罪责难逃，便将李有恒革职，然后
引咎辞职，等候朝廷发落。

文格主动自首，朝廷应该追究
他的责任才是，可朝廷为了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的局面，竟然只把李有
恒、孙定扬革职，而文格则仅被降为
山东巡抚。原山东巡抚丁宝桢
（1820—1886年，贵州织金人）升任
四川总督，彻查此案。丁宝桢曾在恭

亲王和慈安太后的授意下，斩杀了
慈禧最疼爱的太监安德海，在人们
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个不畏权势、刚
正不阿的直正官员。可这位老兄到
了四川后，只顾整顿吏治，发展经
济，而对东乡惨案，就是拖着不办。
他知道这是一起冤案，可他有顾虑:

文格在他的老窝蹲着，他要是查出
问题，文格肯定会抓住他的一些把
柄发难，那样就太得不偿失了。于
是，他也决定来个官官相护，一拖再
拖。为了以绝后患，他还命令狱警乱
杖打死了袁廷蛟！

丁宝桢处死袁廷蛟后，朝廷又

派原两江总督李宗羲赴川彻查此
案。李宗羲倒是查清了这个案子，可
他觉得这起案子牵连甚广，甚至牵
扯到好几位朝廷高官，他压力很大，
只好将案情陈奏朝廷。李宗羲的奏
折送达朝廷时，清流党的张佩纶连
上奏折，强烈要求朝廷严查东乡惨

案，严惩杀人凶手李有恒。尽管事情
被闹得满城风雨，但黑暗到家的清
政府，直到第二年才派礼部尚书恩
承、吏部侍郎童华两人为钦差大臣
到四川查案。

然而，恩承和童华都是贪官，他
们沿途勒索百姓不说，还收受丁宝

桢数万两银子。回京复命时，这哥儿
俩当然百般包庇丁宝桢那帮人，朝
廷没有查到他们的犯罪证据，只好
维持原判，并发出谕告:此案为终审
判决，所有人都不得再议！看来，东
乡冤案似乎成了一桩铁案。没有人

能翻案，也没有人敢翻案。
张之洞偏不信这个邪！东乡惨

案发生时，张之洞就在四川挂职学
政，他对这起案子是知情的，但他当
时只管教育工作，对这种大案要案，
他无权插手。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
是清流党的牛角，慈禧的恩人，他要
做一个大有作为的言官，干一件影
响深远的大事，于是决定为东乡的

受害百姓申冤！
这既是一股正义力量使然，又

是一种曲线发迹的权谋手段。他就
是要通过翻这桩铁案来博取民意、
积累人气，然后光明上位。

当他决定翻这桩铁案时，不少
人都睁大眼睛说:“张之洞，你疯了

吧？你才是一个正六品的国子监司
业啊，你何德何能翻这桩铁案？别到
时候案子翻不了，倒把你自己搞翻
了啊！”面对人们的质疑，张之洞十
分泰然: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
活。你们就看好吧！

张之洞做事力求面面俱到，滴

水不漏。他首先简要地向慈禧奏明
案情，并表达了他要翻案的请求。慈
禧欠他一个人情，就同意了。这是至
关重要的一步，有慈禧撑腰，谁怕谁
啊？于是在五月十一日，他一连上了
三道奏折，这体现了他为民申冤的
决心，也破了官员单日上奏的纪录。

在第一道《重案定拟示协折》
中，他详细叙述了东乡惨案始末，还
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惨案纯属孙
定扬等人滥杀无辜，这个滥杀无辜
是由孙定扬诬告聚众闹粮的百姓谋
反，并请求文格派兵镇压引起的。而
百姓聚众闹粮是由孙定扬违法加收

百姓苛捐杂税引起的。因此，孙定扬
是这起惨案的罪魁祸首。四百多名
无辜百姓都被他们残忍地杀死了，
其中不少都是老弱妇孺啊。这帮人
真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不杀他们
不足以平民愤，而臣也不得不为痛

哭流涕的四川百姓伸张正义……”
慈禧看了这三道奏折后，内心

被深深震撼了，毕竟那是四百多条
人命啊，又怎能让凶犯逍遥法外呢？
震撼之余，她还被张之洞的谋略和
见识折服:张，你这事办得好，既为
百姓申了冤，也为朝廷纠了错，功德
无量。另外，你的奏折也写得出奇的
漂亮，一下子就写到了点子上，不由

得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现在，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慈

禧依张之洞所奏，作出终审判决:判
孙定扬、李有恒犯滥杀无辜罪，由原
来的革职，改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判文格、李宗羲、丁宝桢犯渎职、包
庇罪，交刑部议处。判恩承、童华犯

受贿、包庇罪，暂停职检查。其他数
十名文武官员，均依法量刑定罪。

张之洞仅上了三道奏折就推翻
了朝廷钦定的铁案，这既是正义之
举，也是神来之笔！慈禧感动了，她
诚恳地说:张，你为民申冤，为朝廷
纠偏，实在是用心良苦，姐明明白白

你的心，姐更加看好你。满朝文武服
了，他们由衷地说:张哥，还是你厉
害，你够狠！你真不愧是奏折帝，俺
们学习了！四川百姓哭了，他们激动
地说:恩人啊，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
母。不，您就是保护我们的神仙，我
们祝您长生不老，寿比南山，永远保

护我们……
同治五年八月，张之洞平迁为

左春坊中允（掌管皇后和太子杂事
的官员，正六品）。第二个月，他就被
晋升为司经局洗马（掌管经籍、图书
和公文的印刷与收藏，从五品）。张
之洞原来是正六品官，现在升为从
五品官，虽然只升了一级，但这次升
级在他的官场人生中具有重要的转

折意义。在封建社会，官员只要晋升
为五品，那就说明他已经告别了低
品级官员队伍，步入中级官员行列
了。

沈红叶的母亲去世了，为了她
的手术募集的捐款没有派上用场。

沈红叶决定将善款全部退回给捐款
人……

厚厚的一摞钞票摆放在方家客
厅的茶几上。方守道看着这笔钱，有
几分意外。祝槿玉也抬起头来，惊讶
地看着面前的沈红叶和祝五一。

沈红叶红着眼睛:“伯父，这八

万块钱我已经用不上了，谢谢您在
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方守道
说:“这钱既然已经捐给你了，就是
你的。你不必还给我。”“这钱本来是
用来给我妈治病的，现在我妈已经
走了，这钱也就用不上了，所以应该
还给您。”“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

留下一部分，去学点什么吧。”“我需
要钱，但我不能用大家捐给我妈的
钱。这笔钱是善款，是大家的善心。
善款是不能随便用的，用了是要遭
报应的。”

方守道和祝槿玉如遭电击，两
人都面色如土，目瞪口呆。

祝五一和沈红叶走进一个又一
个小区，按照捐款时的名址记录，挨
家挨户清退捐款。黄昏时分，两人都
已经疲惫不堪。祝五一看了看手里
的捐款人名录:“这上面还有几十个
呢，咱俩这么挨家找，得找到什么时
候啊？”

沈红叶只顾喘气，无计可施。
祝五一回到报社，向萧原求教。

萧原立即叫来崔哲，商量帮沈红叶
归还捐款之事。萧原的想法令崔哲
有些吃惊:“登寻人启事寻找捐款
人？这个事倒是新鲜。不过，按报社
规定，登寻人启事得找广告部，是不

是先让他们去广告部交了费用，填
个广告单子，我们再登。”

萧原说:“这怎么是广告呢，这
是新闻啊。”“这怎么是新闻呢？”“一
个受捐人自愿把没来得及使用的捐

款逐一还给捐款的人，你认为这件
事没有新闻性吗？”

寻人启事登出后，捐款很顺利
地被捐款人认领了，最后只差一笔
三万元的捐款无人认领。经过一番
周折，沈红叶终于找到了捐款人宋
明昌，将三万元亲手交到了他手里。
宋明昌为沈红叶的孝心、善良、不贪
感动，主动为沈红叶提供了一个工

作。祝五一与沈红叶的爱情也有了
新的进展。

萧原找了个机会向祝五一展示
当年的感谢信，但祝五一对上面的
笔迹茫然无解。

萧原亲自前往永川，走访调查

方守道的发家史，查到在祝槿澜死
亡前一个月，方守道的服装厂在周
转资金上出现了问题，银行贷款没
有批下来，但方守道不知从哪里筹
到了一笔款子渡过了难关。而祝槿

澜的妹妹祝槿玉当时在永川税务局
工作，也是制衣厂的税务专管员。方
守道离开永川来到中都后不久，祝
槿玉声称去南方打工，也辞职离开
了永川。半年之后，她与方守道正式
结为夫妻。

萧原又走访了中都慈善总会，
他们提供的数据显示，方守道创立
大道公司后，每年都会拨出一两笔

资金用于慈善事业，小的十几万，大
的几百万，大部分都捐给了永川。在
他捐给永川的慈善资金里，绝大部
分用于资助当地的失学儿童。

萧原向社长周自恒汇报了自己
的调查结果，他说:“假如方守道与
二十年前那桩助学款贪污案有关

联，他会不会有一种赎罪心态？”
周自恒点头:“也许吧，但你不

能总用假设来判断。怀疑不等于事
实，推测不能代替证据。如果你没有
直接证据来证明方守道就是祝槿澜

的同伙，还是不能证明那笔善款的
受益者就是方守道。”“用笔迹鉴定

的办法，或许可以证明这一切。”
萧原搞到了方守道当年的毕业

论文，发现与感谢信的笔迹非常相
像，但文检专家的结论却与他的推
测完全相反: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线索再次中断。

十大慈善家网上投票结果如期
揭晓，方守道得票高居榜首。这天，
中都在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场
悬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慈善是社
会的进步。方守道等十位获得慈善
家称号的企业家在台上正襟危坐，
台下拥挤着众多记者，数台摄像机

对准台上，场面隆重而热烈。
几位记者提问过后，萧原开始

提问:“我是中都时报记者，我有一
个问题想请教方守道先生。”方守道
欠了一下身:“请问。”萧原说:“我们
知道您每年都会拨出多笔专款，投
入您的老家永川的教育事业，您有

没有担心过，这些慈善资金可能会
被人挪用？”

方守道的眼神紧张了一瞬，随
即恢复自然:“我相信我们委托的相
关机构，相信他们会把钱用到该用
的地方。”“我知道一件事，二十年
前，有一笔三十二万元的善款，同样

是从中都出发，同样到达了永川，本
来它应该用于资助当地的失学儿童
重返校园，但是，在永川，这笔善款
被人挪用了。三十二万元在二十年
前，是一笔巨款！”

方守道脸色暗变。萧原继续说:
“方先生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吗？当时

负责保管这笔善款的人投河自尽
了，那笔善款至今下落不明，那些失
学的孩子后来再也没有回到过校
园。这件事当时非常轰动，不知方先
生是否担心这种事还会再次发生？”

方守道说:“你说的那件事我不
太清楚。可惜历史不能重来，我们现
在只能多尽一份微薄之力，帮助那

些当年不能上学的人。他们的后代
现在也应该进入学龄了，希望这些
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以告慰
他们的父母。”“是一种弥补吗？”方
守道目视萧原，良久，才沉沉地说了
句:“尽我们所能吧。”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方守道匆
匆回到方家大院。他快步穿过走廊。
听到动静从书房迎出来的祝槿玉脸
色沉重，显然她也看了新闻发布会
的视频直播。两人对视一眼，沉默着
走进书房，关上了房门。

方守道和祝槿玉守在电脑前。

祝槿玉用鼠标频频拉动视频录像上
的进度条。但无论她怎样移动，都只
能看到萧原的背影或侧脸。方守道
问:“是他吗？”祝槿玉摇了摇头:“看
不清楚。”“声音你觉得像吗？”“当时
他来找我，我慌慌张张的，哪里顾得
上记他的声音！而且事情都过去二

十年了，我听清了也记不住呀。”方
守道皱着眉头，思绪沉重。

祝槿玉说:“应该不是他吧。也
许他只是听说了当年那件事，那件
事报纸上一曝光，很多人都知道
的。”“在那样的场合提那样的问题，
难道仅仅是因为记起了当年的一条

新闻？”方守道喃喃自问，随后，他艰
难地摇了摇头。

萧原和周自恒也坐在社长办公
室的电脑前，审视着墙上的投影大
屏幕。大屏幕上定格的，是方守道瞬
间错愕的表情。周自恒说:“他的反
应确实有点可疑。”萧原说:“二十年

前的那件事情，在永川非常轰动，他
当时就在永川，他怎么会不清楚呢？
就算他当时不知情，他娶了祝槿澜
的妹妹祝槿玉，祝槿澜因何而死，他
怎么会不知情！”


